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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娱乐

《我爱你，中国》原唱叶佩英逝世，词作家瞿琮追忆：

像一只百灵鸟，留给我们

叶佩英与广东渊源颇深：她的
祖籍为广东惠阳县，16 岁从出生
地马来西亚回国后，她在国内的
首个落脚地是广州，并在中大附
中就读了一段时间。

惠州是知名的侨乡，惠州人移
居海外的历史始于唐代，盛于清
末。许多华侨深度参与到东南亚
的开荒垦殖中，其中马来西亚吉
隆坡的开埠建设更与惠州华侨息
息相关：吉隆坡首任行政长官叶
亚来就是广东惠阳的客家人，吉
隆坡更有“客家人开埠”的说法。

1935 年，叶佩英在吉隆坡的
一个华侨家庭出生。当时的吉隆
坡俨然“小惠州”，叶佩英的父亲
在惠州会馆做书记的工作，她在6
岁时入读了惠州会馆开设的循人
学校（惠州古称“循州”）。虽然在
吉隆坡长大，但叶佩英自小就从
父母和学校了解到，她的祖国叫
中国。当时，《松花江上》《长城
谣》等中国进步歌曲也传到吉隆
坡，叶佩英听着这些歌曲长大，在
抗战期间，她更曾和哥哥姐姐一
起走上街头，带着自己做的纸花
和绢花进行义卖，为祖国募捐。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两年
后，16 岁的叶佩英怀着参与新中
国建设的热情，告别父母和兄弟
姐妹只身回国，首个落脚地便是
广州。她在中大附中就读了一段
时间后北上，在北京师范大学附
属中学完成中学学业，此后又考
入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师从罗
忻祖和汤雪耕。1960 年，叶佩英
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任教。

在数十年的歌唱生涯里，叶佩
英载誉无数。她于1963年在中南
海为毛主席、刘少奇等国家领导
人演出领唱《祖国颂》；1965 年在
周恩来总理主持的“纪念抗日战
争胜利20周年”大会上演唱《黄河
怨》，被周总理称赞“唱得不错”。

叶佩英的代表作《我爱你，中
国》也诞生于广州。1979 年，43
岁的叶佩英收到了老同学郑秋枫
的来信，信件中还附了一本名为
《海外赤子》的剧本。

当时，珠江电影制片厂正在
筹拍一部反映归国华侨爱国情怀
的音乐故事片《海外赤子》。故
事讲述华侨女青年黄思华报考了
海军文工团，她在考场上凭借一
首《我爱你，中国》脱颖而出。由
于时代原因，她经历种种坎坷，
但最终如愿参军，在舞台上唱出
了华侨儿女的心声。

郑秋枫的来信，就是想邀请
叶佩英担任《我爱你，中国》的演
唱者。作为马来西亚归侨，叶
佩英对这首歌、对《海外赤子》
的故事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她
曾在采访中表示，收到信之后，
她顾不上吃饭，含泪一口气读
完，“我也是华侨，这首歌好像
就是专门为我而写的”。叶佩
英放弃了当时正在准备的托福
考试，全情投入地钻研这首歌，
她在录音过程中更几度哽咽，

最终造就了这首脍炙人口的经
典作品。

有趣的是，郑秋枫曾透露，
选中叶佩英来演唱并非因为她的
华侨身份，而是因为她的专业能
力：《我爱你，中国》曾请过多名
歌手进行试唱，但效果不够好，
郑秋枫便向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文艺部的部长张以清咨询，北
京唱得最好的女高音是谁？对方
毫不犹豫地推荐了叶佩英。

叶佩英曾在采访中诙谐地表
示，自己之所以能有过硬的演唱
能力，得益于她无论在什么时
候都坚持练唱：“我一直没放弃
基 本 功 练 习 。 一 开 始 唱 得 不
好，当时央音教授住在筒子楼
里，王震亚教授都让我别唱了，
因为太难听了！我跟他们说，
你就允许我每天唱一个钟头，
这段时间你们可以去外
面玩。过了几天，他
跟我说，你还真
的有进步！”

《我爱你，中国》是一首长
盛 不 衰 的 精 品 之 作 。 在 创 作
《我爱你，中国》之前，郑秋枫在
海南岛与归国华侨同吃同住同
劳动，汲取灵感，最终写出《我
爱 你 ，中 国》的 动 人 旋 律 。 词
作 者 瞿 琮 从 1972 年 前 后 便 开
始构思这首歌，1976 年完成初
稿；两年后的 1978 年，《海外赤
子》的编剧胡冰找到他，《我爱
你，中国》终于有了最合适的展

示舞台。
《我爱你，中国》的歌词用

中国传统词律手法创作而成，
一咏三叹，字字达意。歌词从
百灵鸟引吭高歌引入，中间部
分则描绘了春苗、秋果、森林、
山川、小河形象，铺就一幅祖国
大好河山的壮丽画卷，高潮部
分将“我爱你，中国”不断重复，
强化主题；歌曲在高音区以“我
的母亲，我的祖国”作为结束，
将歌曲推向高潮。

叶佩英的歌声将《我爱你，
中国》歌词中的情感表达得淋
漓尽致，这首歌也贯穿了她的
一生，她曾无数次在舞台上演
唱 这 首 歌 ，每 一 次 都 饱 蘸 深
情。在 2019 年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华诞的前夕，她还曾亮相
北京天安门广场，与万人一同
合唱《我爱你，中国》。她曾表
示：“台下，他们边听边流泪；台
上，我边唱边流泪。这首歌凝
结的不仅是海外赤子的情怀，
也是中华民族的情怀。”瞿琮深
情追忆：“她（叶佩英）是非常可
亲 的 一 位 大 姐 ，我 们 一 见 如
故 。 她 会 说 一 些 粤 语 。 譬 如

‘得闲，饮茶！’之类。她优雅、
坦诚，一丝不苟，极富专业精神；
有一种特别的亲和力，以及感染
人的自信。”

携实体新专辑《命运与希望》传递温暖与勇气

钢琴家张胜量：疫情之下更需要贝多芬精神
6岁在家乡厦门举办个人首场独奏音乐会；9岁签

约EMI百代唱片；11岁发行个人首张专辑《牛牛-莫扎
特作品 Niu Niu plays Mozart》，并在国家大剧院举
办独奏音乐会；17岁进入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师从
华裔钢琴家陈宏宽教授……

近日，从小被视为“钢琴神童”钢琴家张胜量（牛
牛）带着自己的最新实体专辑《命运与希望》（Fate &
Hope）回归公众视野。该专辑由环球音乐（香港）及国
际知名古典音乐厂牌Decca携手打造，格莱美奖得主
Rainer Maillard 监制，是牛牛向贝多芬的致敬之作，
收录了“乐圣”多首耳熟能详的经典乐曲，以及牛牛创
作的首部钢琴作品《第一号即兴曲“希望”》，而这也是
他推出的第九张专辑。

日前，张胜量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他表示，在疫情阴霾尚未散去的当下，希望借由《命运
与希望》向公众传递信心与勇气——“希望永远能给予
我们力量，战胜生命中各种考验，迎接美好的明天”。

羊城晚报：贝多芬是中国人
最熟悉的古典音乐家之一，你对
贝多芬有怎样的理解？

张胜量：贝多芬的作品从小
就一直陪着我，《命运交响曲》也
是我小时候听到的第一部交响
曲。我6岁时开了第一场公开独
奏会，当时就演奏了贝多芬的一
首钢琴奏鸣曲。除了强大的气
势以外，他的作品也拥有无限的
温暖以及包容性，能给予我们的
心灵巨大的激励。现在疫情阴
霾未散，他的精神更是我们特别
需要的，要把他不向命运屈服的
精神传递开来。

羊城晚报：新专辑中，你选
择用钢琴独奏的方式演绎《命运
交响曲》，你是如何面对这个挑
战的？

张胜量：确实，录制专辑的
过程中，最大的挑战就是这首钢
琴独奏版《命运交响曲》。我想
要把整个交响乐团的气势，还有
音响效果给移植到一架钢琴
上。为此，我研究了卡拉扬大师
的录像带，学习他在交响乐版本
中对曲子的处理，他也是我最崇
拜的指挥家之一。同时我又想
赋予这首交响曲另一种独特的

魅力——我个人觉得由单独一
架钢琴演奏出来的《命运交响
曲》会多一些私人化的情感。

当我录制这首曲子时，还面
临体能方面非常大的挑战，第四
乐章尤其需要强大的体力支
撑。所以，我在准备录这首曲子
的那几个月里，除了闭关练琴，
每天也不断做一些运动，体力是
非常重要的。

羊城晚报：你首次作曲的钢
琴 作 品《 第 一 号 即 兴 曲“ 希
望”》，它的创作经历了一个怎
样的过程？

张胜量：初稿其实非常快，
一下就写完了，但之后经历了几
个月的调整——第一次写公开
作品，我什么想法都想往里放，
心态上非常难以取舍。

这个时候贝多芬在作曲方
面的高度再一次给我带来了极
大的灵感。《命运交响曲》就是极
好的例子——将一个最简单的
音乐动机，简简单单的四个音
符，发展成一部庞大作品，同时
曲中的每一个音符又遵循最自
然的音乐规律。这在我看来是
最高层次的创作，也是值得我用
一生不断追寻的目标。

羊城晚报：在作曲和演奏之
间，你有感受到“壁”存在吗？

张胜量：肯定会有一些挑
战，但总体来说作曲是我从小就
很喜欢的事情，乐于在钢琴上进
行即兴演奏。在茱莉亚音乐学
院学习时，我也上了一些作曲方
面的课程，我觉得作曲跟演奏是
相辅相成的。

“创作型钢琴家”的名头现
在听起来有些新鲜，但反观两三
百年前那些伟大音乐家，不乏在
两者之间游刃有余的，李斯特就
是最好的例子之一。如果我们
要更好地理解大师们的作品，就
应该尝试自己进行创作，这才能
更好地揣摩他们落笔的音符背
后是一个怎样的内心世界。

羊城晚报：提 到 你 ，
许 多 人 的 第 一 反 应 都 是

“钢琴神童”。现在再听
到这样的称谓，你会有逆
反和排斥的心理吗？

张胜量：我从小就不
太被这类称呼所影响。
其实我是到了十几岁时
才知道外界有叫我“神
童”，之前父母把相关报
道都藏了起来，把我保护
得比较好，尽量避免我有
骄傲心理。

这些称号其实给我
带来了一种更强烈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因为我
觉得，如果我真的被赋
予了一些天分，那么我
就应该更加努力地把音
乐的美好带给大家，而
不能把天分当成是松懈
的理由。

羊城晚报：说到琴童
岁月，你好像没有太多的

“苦大仇深”？
张胜量：也是有的，

但相对来说少一点。最
开始的几年，我完全是自

愿学琴。我算是生长在
半个音乐世家，爸爸来自
音乐专业，妈妈也很喜
欢音乐，从胎教开始，家
里就各种乐声不断。所
以，我经常跟许多琴童
的父母讲，营造好的音
乐氛围比拿着棍子在旁
边有效得多。

当然，我也有过叛逆
期。在八九岁的时候，我
很羡慕其他同学放学后
就可以出去玩，而我得回
家练琴。这时候父母的
引导真的非常重要。当
时我妈妈给了我几天的
时间，让我认真考虑，“如
果真的决定放弃，我们就
永远放弃”。

疯玩了几天后，怅然
若失的空虚感涌来了。
通过这种方式，我学会了
为自己做的决定负责。
直到现在，当我偶尔想要
放纵的时候，我都会回想
到这些。

羊城晚报：“神童”光
环是否也会带给你“伤仲

永”的审视？
张胜量：一定会有，

“ 神 童 ”是 有 年 龄 期 限
的，你不可能到了 20 多
岁，还仅仅靠着天分前
进。我也在逐步转变、
成长。可能小的时候，
音乐是我展示自己的一
个方式。现在我觉得，
当演奏不以炫耀为出发
点，而是能传递一些击穿
人心的感动时，才能证明
我是一个成熟的职业音
乐家。

羊城晚报：也 就 是
说，你现在对于音乐的理
解更加纯粹了，把它当成
挚友一般的存在？

张胜量：对，我经常
觉得音乐、钢琴真的是我
最好的伙伴。这不是套
话，它真的好像一面镜
子，而且永远不会离开
我。你永远可以跟它交
流，可以跟它一起努力把
美好与感动带给大家，像
最好的朋友，也像最亲密
的战友。

羊城晚报：作 为“ 神
童”成长起来，你对于自
己 现 在 取 得 的 成 绩 满 意
吗 ？ 你 有 没 有 一 个 非 常
明确的目标？

张胜量：我 从 来 不
会 满 足 。 因 为 我 觉 得
人一旦满足，基本上就
开始往后退了，所以绝
对没有“满意现状”这么
一说。

未来的话，我希望能
继续推出更多不同的录
音作品给大家，同时在全
世界举行更多独奏会或
者跟不同的乐团一起合
作巡演。另外，作为年轻
钢琴家，我希望有更多不
同的跨界尝试，当然在作
曲方面也会努力推出新
作品给大家。

羊城晚报：生 活 中 ，
你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吗？

张胜量：其实我除了
花很多时间练琴以外，
生活当中跟其他同龄人
还是非常像的。听的绝
大多数音乐都是一些流
行 、R&B 甚 至 电 子 音
乐。平常我也很喜欢看
一些电影，特别是那种比
较悲情的。

羊城晚报：为何格外
青睐悲情电影？

张胜量：它们可以刺
激我的情感。情感的积
累很重要，这些会从我
的钢琴演奏中带出来。
比如说，勃拉姆斯的很
多曲子都表达了对克拉
拉·舒曼的爱慕，你如果
感受不到曲中交织的纠

结情绪，你弹出来的旋
律 或 许 美 ，但 会 很 空
白。这就跟演戏一样，
有 时 候 演 员 会 哭 不 出
来，就是因为他们没有
类 似 的 情 感 体 验 。 所
以，我会看一些情感浓
度很高的东西，不断地
刺激我的情感。

羊城晚报：通过看电
影寻找悲伤的感觉，你平
常很少会心情低落吗？

张胜量：确实如此，
我会尽量让自己的心态
保持平稳。这也是演奏
的一种需要——当演奏家
在舞台上表现得很激情
的时候，内心反而要尽量
保持平静。完全被情绪
带着走是不行的，会很容
易失控。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4月 7日，中央音乐学院声歌系
教授、女高音歌唱家叶佩英因脑溢血去
世，享年87岁。叶佩英虽然离世，但她
留下最宝贵的《我爱你，中国》。这首歌
承载了无数海外游子对祖国的眷恋之
情，至今仍然传唱不衰。《我爱你，中国》
词作者瞿琮对羊城晚报记者动情地表
示：“一梦醒来，惊悉噩耗。叶佩英大
姐，走好！她像一只百灵鸟，从蓝天飞
过，留给了我们一首歌——《我爱你，
中国》。”

她
16 岁只身从

吉隆坡回国

专业过硬结缘《我爱你，中国》

瞿琮追忆：
她优雅、坦诚，极富专业精神

一首歌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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